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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镇
守常州的汤和大将在原有的内子城、外
子城和罗城的基础上又构筑了常州的新
城。新城城墙在明成化十八年（公元
1482年）至同治（公元1864年）年
间，曾多次整修。至清末民初，城墙
毁塌多处，而至民国末年更甚。

这里，我说的是儿时熟悉的明城
墙的东城门及东水关。

东城门（即通吴门）门洞位置大
约在现在的红梅路与延陵路交叉口偏
西北处，城墙在红梅路与红梅南路西
侧几米，接近平行或重合。

东城门及东水关是我儿时常玩的
地方。我曾跟着大孩子们，趁守城人
不注意时，偷偷到城墙上玩过几回。
上城墙往北是一片荒草和一些灌木，
到罗汉路附近时，城墙多处坍塌，一
不小心就会滚下去，且四周荒凉，少
有人迹。我们小孩子是不敢单独前往
的。站在城墙上往东城外看，护城河
对岸是天宁寺后的一片树林和远处的
农田，树林中还散落着一些和尚坐化
的“荷花缸”。在城墙上向南去，是由
前河通过城墙而建的水关，在两段城
墙中间，横架着两根粗大的方木梁，
起吊水关木栅栏的两台木制绞盘机就
安装在方木梁上。水关控制着航行在
前河中进出城内外的船只，早开夜
闭。每天水关木栅栏的开启和关闭由
两名警察操作。水关上的楼屋已毁，
我们只敢远远地看看，不敢走近。

清末，我的先祖曾在水关南端的
瓮城里置了三分多地种些菜。拆城墙
前，我的小脚老奶奶（光绪二年出
生）常常带着我们兄弟出城门，走吊
桥，到天宁寺对面，过会龙桥，跨小
溪，迈土坎，走很长的路到东城脚菜
地里劳作。但更多的是带着我们抄近
路，过元丰桥，从纤道上穿过水关，
上岸不远即到菜地。当然，大人是去
劳作的，而我们是去玩耍的，捉蚂
蚱、摸鱼虾之类。

1949年 4月，常州解放，在东
城门门洞口，我们兄弟挤在人群里和
大人们一起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入城的
盛况。

由于时代发展，城墙的御敌功能
逐渐丧失，甚至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
瓶颈。常州的明城墙在上世纪50年
代初被拆除，我目睹了平时玩耍的场
所——城门洞、城墙、水关等被拆除
的情景。

1952年城墙完全拆除后，在水
关的原址上建了一座简陋的木板桥，
以方便人们通行。当时人们称其为

“水关桥”或“东水关桥”，这是在古
老的明城墙水关遗址上诞生的最年轻
的水关桥。桥两端的基础是原城墙水
关的建筑，水关桥下可以看到原来供
纤夫拉纤行走的纤道。刚面世的水关
桥与西侧百余米的千年古元丰桥共同
担负起了为附近居民服务的功能。

水关桥的建成，为东门城内与城
郊的通行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
大炼钢铁的50年代，常州各行各业
的“小高炉”都集中在桃园地带，炼
钢用的各种矿石、原材料、燃料等物
资和人员除通过东太平桥外，水关桥
也成为运输的重要通道。

年轻的水关桥诞生后，与元丰桥
并存了十年。上世纪60年代初，元
丰桥意外倒塌，水关桥就成了唯一的
交通要道。

元丰桥建于唐代如意元年（公元
692年），已有1300多年。元丰桥倒
塌后，有关部门顺应民意，把原城墙
遗址上的水关桥正式定名为元丰桥。
从此，元丰桥又重新回到常州人民的
生活中。

此后几经修整加固，并于1969
年将原石台木面桥改建为长12.1米、
宽6.7米的板梁水泥桥。跨入新世纪
后，因旧城改造，又将元丰桥向东移
了几十米，以更新的姿态、更具现代
气息的面貌发挥交通要道的功能。

城市地标 / 唐柏荣

记忆中的东城门及东水关

南大街的新街巷老宅，一间不大
的住房内朝南靠墙摆放着一顶木质书
柜。柜里分门别类、满满当当地收藏
着父亲一柜子的书。房间里的电视
柜、床下也都堆满了父亲的书。

透过书柜的玻璃移门，能看到从
古至今的辞海、辞源、词典、字典等工
具书，《史记》《资治通鉴》《中国通史》
等历史书，苏东坡、黄仲则、恽南田等
文豪大家的文集及父亲喜爱的文史掌
故、戏曲书画、传记演义等。还有父亲
的一些专著及他参与撰稿的著作，如
《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中国戏
曲志·江苏分卷》《江南胜迹》《江苏省
志·文物志》《恽南田年谱》《恽南田诗
选》《张太雷年谱》《常州文史杂谈》《常
州文物古迹》《天宁寺》等。此外，还有
魏绍昌、郑逸梅、吕翼仁、黄葆树等好
友赠送的书。

父亲一有空隙，便会打开书柜，坐
在书桌前静静地捧起一本书，娴熟地
翻着目录，仔细地查阅着字里行间。
有时边看边记录着什么，看久了就会
放下书本沉思，过一会儿又埋头开始
他的写作。父亲看书写作时专注的神
情与他清瘦的身形，让人至今难以忘
记。年幼的我们，总是想不明白为何
父亲有那么多看不完的书和写不完
的文章。

记得原文管办主任潘茂老先生
生前曾对我说过：“你父亲看的古书
多，肚子里的学问不得了，你要好好
跟他学。”父亲一生唯爱书，即使在那
砸烂一切、无书可读的“文革”年代，他
的床头也堆满了如鲁迅杂文小说、范
文澜《中国通史》及《史记》等不在红卫
兵“破四旧”之列的书。书籍带给他广
博的知识和无穷的乐趣，助他渡过了
逆境，促使他在文物、文史、戏曲研究
的道路上更加努力。

从1979年起，父亲先后任市地名
委员会与市文管办顾问。浩劫后的常

州文化界百废待兴。当时，地名编纂与
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是他们的重头工
作。父亲生前却很少跟我们谈起他的工
作，因此我们也不知他有什么成绩。只
知道他每次疲惫不堪、风尘仆仆地从外
面一回来，就累得斜躺在床上，那一定
是又去了很远的地方寻访什么古迹遗
存或乡贤耆老。记得有一次，他与常来
家中的上海好友黄葆树老先生（黄仲则
六世孙）满脸晒得发红、汗流浃背地一
起从外面回来，边进门边兴奋地谈论着

“永宁庵”。事后，从父亲的《青山何处埋
诗魂》一文中才知道，经过多年的文献
资料研究及坚持不懈的一次次下乡寻
访，他们终于在现址北环小学附近（当
年还是一片菜地）找到了清代大诗人黄
仲则的墓葬遗址。时值 1983 年 6月 6
日，常州纪念诗人黄仲则逝世 200周
年。兴奋与感慨之情，父亲在文中展露
无遗：“此时始觉身疲腹饥，当我们踏上
归途时，内心却感到一种莫大的安慰。”
由此可知，他的许多诸如《藤花旧馆变
迁考》《南田常州遗迹寻梦》《张太雷家
世和他的童年》《盛宣怀家世考》《李伯
元家世考》等一系列作品的资料搜集与
寻访考证，都是备受艰辛，很不容易的。

父亲年轻时得过肺气肿，年老后身
体更是十分虚弱，稍一劳累便会发烧，经
常需去医院挂点滴。我们最怕的就是晚
上接到母亲焦急的电话说父亲病了，于
是全家出动送父亲去医院看急诊。父亲
几乎每次出差回来必生病，尽管我们一
再埋怨父亲晚年不要太劳累，减少外出，
但年近古稀的他，为了文博工作依然故
我。直至父亲仙逝后，从他的日记及文
章中我们才知晓：1983年赴宁波天一阁
藏书楼，查考到了苏东坡任职常州团练
副使的证据；1984年冬，冒着大雪赴上
海请刘海粟大师为《常州市地名录》题
词；1985年为筹建黄仲则纪念馆与黄葆
树一起在上海征集名人书画；1989年赴
上海向收藏家王春渠后裔王瑞萱征集文

物，后又去送捐赠证书；1991年秋，赴天
津参加常州与京广汉《张太雷年谱》分写
作者研讨会；1994年再赴上海参加吕思
勉先生之女吕翼仁先生追悼会等。

文化界的人士都认为父亲的文章资
料性强且有文采。父亲著述严谨认真，
他十分重视第一手资料发掘，不会简单
照搬照抄前人已有的论述与资料，即使
必要的引用，也会注明出处，充分尊重前
人的著作权。看似一篇几百数千字的文
章，他都要尽可能地花费时间来寻找直
接当事人、知情者，考证历史遗迹、文献
记载或家谱、已有论著等相关资料，在资
料充足可靠的基础上动笔。如他的《蒋
君稼艺术摭闻》《恽南田年谱》《陆小曼的
一生》等文章的后面都详细注有参考资
料出处及原著者姓名；又如《贞和堂三百
年沧桑史》《南田东园今何在》《戏剧评论
家张肖伧》等文章，都是一一求证过如唐
荆川后裔唐玉虬、恽家花园园主恽彦琦
的曾孙恽慰甘及生父恽宝惠、张肖伧解
放前上海交通银行的多年同事顾隆高等
先生，结合他们的回忆和提供的资料，并
在考证了大量当年报刊文献记载后撰写
的，而恽宝惠、蒋君稼、张肖伧等前辈本
就是父亲过从甚密、交往多年的师友；再
如《歌台缤纷录》中众多人物与事件，几
乎都是经函询求证，并咨询资深前辈戏
剧评论家、好友张古愚先生后写就的。
其中有的高龄艺人，如常州籍著名电影
演员徐琴芳等在父亲函询后不久就谢
世，可见这些资料来之不易。张太雷研
究会顾问、北京大学丁则勤教授在1992
年9月10日给王玮的信中亦是这样评
价父亲的：“希望博元同志在百忙之中给
一些指点，他的考证功夫很深，治学严
谨，使在下十分倾心，望您代我向戴老师
多多问候致意。”

1979年父亲受邀任常州地名委员
会顾问，1984年任常州市文管会办公室
顾问，几十年来为家乡文史事业呕心沥
血，默默耕耘，奉献一生。他最突出的成

就是参与了一系列国家级重大典史辞书
的编写，如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历代
名人胜迹大辞典》，文化部主编的《中国
戏曲志·江苏分卷》及四省市《江南胜迹》
等的编写，许多研究成果被中国人民大
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台湾“中央研究
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及日本《清末小说》
等国内外权威机构、权威刊物采用和刊
载；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常州文史杂
谈》，曾作为江苏文史资料第111辑（附
录）；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对常州文史、地
名、掌故方面的调查、访问、收集、整理、
考证，对地方文史与文物古迹了如指掌，
人称“文史通”，他参与并完成了对常州
地区“文革”极“左”地名全面拨乱反正的
我市第一部《常州市地名录》的编纂。上
世纪90年代，他为常州创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积极奔走，向国务院保护历史文化
名城专家委员会主要领导及国家专家组
成员郑孝燮、罗哲文等大师提供了许多有
价值的资料。正如中国当代文物建筑“兰
亭”叙谈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丹青先生
所述：“在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考察活动
中，博元先生总是如数家珍，吾辈同道之
友每次均受益匪浅。”“先生所涉之典，无
不引经据考，备溯渊源，珠玑缀萃，琳琅展
列。”“文而有质，质而不散，博而不繁。可
见先生探究之博，劬学之殷。”

父亲一生生活节俭，视书为宝，常常
不惜用微薄的收入去购置心仪之书。他
为人低调，和气谦虚，富有修养，不会攀
附权贵，不会营私牟利。他虽话语不多，
但却默默地以自身行为和品行教育着儿
女，用书香和家风影响着后辈。父亲的
书柜装满了他的人生和世界。书是父亲
一生的热爱和积累，是他用笔耕耘人生
的文化财富，也造就了他的一生奉献和
不朽成就。书是父亲一生的缘。

父亲戴博元离开我们已整整九年
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往事，却时常
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年8月20日是
父亲百年诞辰，谨撰此文以作纪念。

——忆父亲戴博元先生二三事

凡人剪影 / 志伟 秋兰

书中春秋

□李慧 秋冰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
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
日工作忙！”《咱们工人有力量》是中国
工人阶级的精神写照，塑造了中国工
人阶级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歌曲的
诞生地位于中国华电佳木斯热电厂。
在同一时期，与黑土地遥相呼应的江
南水乡，斗志昂扬的戚电工人也同样
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斗争。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打
响了渡江战役。大量国民党溃军仓皇
逃窜，不断从戚墅堰电厂路过，子弹

“嗖嗖”从发电机房门飞过，甚至从值

班人员的身旁擦过。但坚守在岗位上的
工人们镇定自若，全厂312名员工无一
人离开工厂，英勇地保护着发电设备。无
锡、常州、丹阳等城市坚持未断电，直到
4月23日常州解放。

4月24日，常州解放第二天，苟延
残喘的国民党军队不甘心失败，派飞机
频繁在电厂上空盘旋扫射，妄图破坏电
厂生产。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进驻电厂，
加入反空袭战斗。

就在10月29日上午，全国人民还
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中时，一架
国民党C—47运输机在戚墅堰上空散
发反动传单，被解放军高炮击中坠毁，8
名随机人员全部被俘。当天中午，又一架

敌机被护厂人员用机枪和高射炮击中。
11点30分左右，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
队派出9架重型轰炸机到戚墅堰上空展
开疯狂报复，轮番对电厂狂轰滥炸。电厂
中弹36枚，厂内顿时硝烟弥漫，尘土飞
扬，部分厂房燃起熊熊大火。

遭受轰炸时，为了坚持发电，电气、
汽机、锅炉的运行值班工人临危不惧、坚
守岗位，直到发电机被炸，才进入防空
洞。这次轰炸造成8名戚电厂员工伤亡
和两名驻军战士牺牲，全厂50%的生
产、生活用房被毁，发供电设备遭到严重
破坏，致使无锡、常州、丹阳等城市工农
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大轰炸的第二天起，常州接连下了七

八天大雨，被炸的厂房内，不少发电设备
裸露在外，随时都有遭雨淋而受损的危
险。厂里遮雨油布不够，工人们主动拿出
家里的雨衣给设备盖上，并冒雨抢修设
备；住在戚电厂附近的员工，自家房屋也
中弹被毁，但他们舍小家顾大家，赶到厂
里参加抢修；线路工克服重重困难，奋力
扶起一个又一个被炸塌的铁塔，冒雨登塔
架设线路；起重工孙为公不顾个人安危，
带病爬上60米高的烟囱，进行抢修……
抢修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常州各医
院组建了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抢险队，为
被炸伤员包扎、治疗；常州大成二厂、三厂
组织消防队，赶赴戚电厂参加灭火；常州
协盛、协丰、同庆、大同、九丰、协源、义利、
志恒盛等8厂联合组成了76人抢修队参
加抢修，各方协力，夜以继日，在被轰炸后
的第五天，戚电厂终于又能送电。仅用不
到半个月时间，全厂发电能力基本恢复。

反轰炸斗争的胜利，对稳定社会秩
序、恢复生产和支援正在南下的解放战
争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党和人民政府对
戚墅堰电厂工人给予了高度赞扬。苏南
行政公署的“嘉奖令”这样写道：戚墅堰
第一发电厂遭美制蒋机轰炸，受到严重
的破坏，该厂全体员工高度发扬了工人
阶级勇敢勤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抢
修，尽速恢复生产，对苏南社会经济和人
民生活贡献甚大，特予嘉奖。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
业部在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电业会议，会
上授予戚墅堰发电厂“群策群力，英勇护
厂”锦旗一面。

戚电工人有力量

戚电发电戚电发电100100年年

曾经，有十本名著被网友称为“死
活读不下去的书”，排在第一位的便是
《红楼梦》。我认为，其实这不是《红楼
梦》的错，这恰恰证明了《红楼梦》的深
不可测和无与伦比。

我是1993年读大学时买了一本
岳麓书社出版的《红楼梦》，到今天已
经30多年了。扉页上有我当年题写
的一副对联“淡世薄财，看窗外几片黄
叶；披肝沥胆，著案前一部红楼”，是写
给呕心沥血的曹雪芹先生的。虽然现
在这本书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了，但我
依然视若珍宝。

说实话，当年在高中读书时，我根
本就没有时间看文学名著。作为农家
子弟，我那时候一门心思就想着把考
试所要学的东西努力学好，争取跳出

“农”门，所以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四
大名著我一本都没看过。上大学了，
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因学业需要，
所以我读起了《红楼梦》。另一方面，
当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兴趣所
使。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钟情写
作。不读《红楼梦》，那是不可想象的
事。所以当时《红楼梦》一买到手，我
清楚地记得自己是花了一个月零碎的
时间将它读完的。一遍下来，我觉得
自己只是囫囵吞枣，未解其中味，且
《红楼梦》中的人物众多，读一遍根本
理不清头绪。但因为太多书等着我去
读，也只能暂时搁置一边了。

促使我第二次拿起《红楼梦》的
动因，那是走上工作岗位谈恋爱时受
到的“刺激”。我第一份工作是在老
家乡下任教，恋人在乡卫生院工作，
她是个“红迷”，对《红楼梦》内容了如
指掌。她说自小就读《红楼梦》，把一
部厚厚的《红楼梦》读得滚瓜烂熟。
这让我感到惊奇。她有时候跟我交
流，问到《红楼梦》中的某个细节，我
如坠云雾。这让恋人十分愠恼，说你
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连《红楼梦》都
不熟悉。我于是又重新捧起《红楼
梦》，认认真真地读了起来。真的是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啊，再次读《红楼梦》，我才渐渐摸清
了书中纷繁复杂的情节的门路。我
想，《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也许就在
于它会让你感觉到常读常新。它不
是那一见到底的溪流，而是深邃浩瀚
的大海。每一次读它，你都会有全新
的收获与感悟。“开谈不说《红楼梦》，
读尽诗书也枉然”，这就是《红楼梦》
对世人的影响。

后来到常州工作，我成了江苏省
瞿秋白研究会会员，我发现“常州三
杰”都对《红楼梦》感兴趣。瞿秋白在
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写有《多余的
话》，里面就提到：“中国鲁迅的《阿Q
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
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一个革命

家，就义之前都不忘《红楼梦》，这种深
情让人感动。张太雷在他的《家书》中
对妻子说：“历史、地理、理科，是你应
当懂一点的，国文只要多读新的白话
文，可以多看小说如《水浒》《西游记》
《红楼梦》等等。”劝妻子多看《红楼
梦》，张太雷肯定是自己读了之后有感
触有收获，所以才推荐给自己心爱的
人的。我看过恽代英日记，他在日记
中就清晰地记着某天读《红楼梦》某章
的话，连续记了二三十天，并且还对所
读的内容有短短的评论。为此，我曾
写过《恽代英读〈红楼梦〉》一文，对这
位革命先烈的读书活动进行了总结。

我上大学时买的那本《红楼梦》，
因为时间太久了，纸张憔悴无光，如
风烛之年的老人，同时显得有一点
脏。后来，我又买了两本《红楼梦》，
一本给儿子看，一本我和爱人共阅。
《红楼梦》毕竟太厚了，沉甸甸的，捧
在手上时间一长，便感觉手发酸。于
是，我想了个办法，将我家里最早的
那本《红楼梦》进行拆分，分成五六小
册，这样读起来方便。我不是收藏
家，我想，对《红楼梦》的喜爱，就是要
持之以恒地进行阅读。我每次出差
都带着拆分后的一册，有空就看几
页。古人作诗有“三上”（枕上、马上、
厕上）之说，我看《红楼梦》也是充分
利用点滴时间的。

《红楼梦》读多了，我写文章时都
感觉有了底气。远的不说，说一件最
近的事吧。2023年国庆节，我儿子结
婚，要作一副嵌名婚联，将儿子和儿媳
妇的名字都嵌在对联中，这样更有喜
气。为作这副婚联，我也是绞尽脑
汁。刚开始时，婚联中有“蕙兰”一词，
我一想，“蕙”音不佳。《红楼梦》中就有
这样一节，“宝玉便问：你叫什么名
字？那丫头便说：叫蕙香。宝玉便问：
是谁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是
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宝玉道：正经该
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一想到这
些，我觉得“蕙”字应该换成其他的字
为好。这就是读《红楼梦》给我的启
发。文章《作了一副嵌名婚联》发表在
2023年9月28日的《中国新闻报》上，
文章中就引用了贾宝玉的那番话。编
辑在微信上说我的推敲功夫了得，其
实这都是拜《红楼梦》所赐啊。

像《红楼梦》这样的书，是属于一
时读不懂的书。金克木先生曾写道：

“这些书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质量极
高，又像堡垒，很难攻进去。”但如果想
进入一种文化精神的内部，洞悉其基
本结构和质地，就别无选择，只能迎难
而上。多读一些读不懂的书，考验的
是我们的耐心与毅力。

一本红楼卅载情，不离不弃读到
今。岁月如流，痴情不改，我还会继续
读它，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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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泳红楼意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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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②戴博元在工作中图
③戴博元（左四）参加《张太雷年谱》编写工作会议


